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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原本沉闷，但跑起来
就有风。”

这么简单的真理，是哪个
高人悟到的？佩服佩服！

都说“生命在于运动”。其
实最科学的是：生命在于“慢
动”。掌握好节奏，不急不
闹，不骄不躁……9秒98的百
米速度，只能由苏炳添这样的
大神来实现。咱们这些凡人，
也就“一二，一二”，踏着自
己的节奏。放心吧，我试过
了，仍然有风。

1
一阵疾风骤雨过后，京城

的天空如此绚烂。从郊区回家
路上，用手机匆匆拍了几张。
朋友圈里晒出的靓图已经太多
了，本不想凑热闹。恰巧拍照
时接到焦作日报摄影大咖赵耀
东留言，暖暖的。于是一边晒
图，一边写文吹捧这个可爱的
胖子。三个多月前的河南四市
之行，结识了当地一批热情率
真的新闻人。一想到，河南遭
遇的特大雨灾中他们的忘我和
辛苦，就肃然起敬！

2
这顿早餐是不是太丰盛

啦？燕麦片粥，小葱皮蛋豆腐，
雪梨、冬枣，还有芹菜汁……这
顿早餐是不是太古怪啦？如此
搭配，估计各位“闻所未闻”。
有道是：“适合自己的就是好
的。”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有时
也可以小小地“从心所欲”。这
后一句，是我说的。有人称之
为“大射手的风格”。我明白，
无非是这俩字：

随意。
3

现在的马誉炜将军，当年
的某军区团级干部，是九十年
代 中 期 北 京 摄 影 发 烧 友 中

“官”最大的一个，也是当时
为数不多的京城军界摄影爱好
者之一。我曾在北京晚报整版
整版地介绍多位佼佼者，其中
就有马誉炜。

今天马将军请吃饭，叙旧
感怀。他曾在回忆文章中写
道：北京晚报摄影部主任司马
小萌老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

学新闻系，在摄影界颇有名
气。她用稿堪称苛刻。稿子送
去，接过来一看，立即表态：

“这张行，拍得不错，可以
用。”“这张不行，怎么拍的？
拿回去！”就是这样干脆利
索。每每从晚报送稿归来，我
多有感慨：“用人制度也应该
像《北京晚报》摄影部一样，
铁面无私，全凭质量。”

4
随着《柳州晚报》转发我的

散文《我的小姐妹们》，从南到
北，从广西柳州到内蒙古呼和
浩特，我的小姐妹们真的火遍
半个中国了。以至于河南信阳
小兄弟华唯嬉皮笑脸地问：“接
下来你会写《我的小哥们儿》
吗？俺提前报名，申请个小角
色！”我笑答：“你没有故事啊！”
小兄弟回复：“好吧，以后我注
意弄出点动静来！”

5
望君秋安。南少林寺方丈

常定，发来蔡少雄敬制的宣传
图。图中人物就是他。常同学
一改温文儒雅，大秀武功，其奔
放，惊得司马老师差点眼镜掉
下来！

这是飞天的节奏啊！俺留
言：“离开地球啦？带上我！”常
定回复：“哈哈，好势！”好势，闽
南语，爽快答应的意思。现在
轮到我：“哈哈，好势！”

6
中午吃得饱饱，晚餐没胃

口。于是略过这一环，该睡就
睡。没料到，翻来覆去睡不着，
于是明白：饿的！

夜里十一点半爬起来，下包
方便面，放个鸡蛋，吃块猪肉脯，
外加两包酸奶……最后心满意
足地躺下。怎么？还是翻来覆
去睡不着！于是明白：撑的！

7
现在的人真实在，而且，特

别爱用“多次”这词。例如，
叫某作者写简历，常见这样
写：“多次获某某协会、某某
报社、某某地市三等奖。”我
就纳闷了，你就不能偶尔得个
一等奖二等奖之类？调侃完人
家，突然觉得自己有点“不地
道”。自黑一下。

8
天空是那么的蓝，气温是

那么的爽。雨水也收敛了准备
退场，疫情也控制住了不会猖
狂……可是，可是，刚发现邻居
开始装修了！说：“需四个月。”
天哪，差点昏厥！

习主席讲“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没有买了
卖、卖了买，就不会有没完没了
的装修。幸亏马上要出京了；
恰巧江苏三个哥们邀我去转些
日子。好极了，先摆脱掉震耳
欲聋的噪音再说。

跑起来有风
司马小萌

门铃一响，墨菲率先冲到门口，伸着
脖子吼叫，一副拒敌于门外的架势。廖仕
清轰开它，打开房门，看到站在门口的秀
芬，眼神有些游离。秀芬掠他一眼，堵着
门干嘛，不让进呀？

廖仕清尴尬地笑笑，冲里边喊：雯雯，
请的人到啦。

秀芬放下手里的东西，脱掉外衣，进
卫生间洗了手，嘴里喊着“宝贝呢？宝贝
呢？”直奔孩子而去。

童童平常认生，生人一抱就哭闹，秀芬
接过来不仅没哭没闹，还乐得咯咯咯地笑。

廖仕清看到雯雯绷紧的面皮有了舒
缓，不由暗自舒了一口气。童童刚会爬，正
是累人的时候。雯雯爱挑剔，先前用过的
几个保姆都给撵走了。他跟姐姐打电话说
起这茬，姐姐张口就说叫秀芬去吧。他一
怔，说这哪儿能行？姐姐说，有啥不行？她
嫁人后还是不生孩子，又离了，待在娘家没
事干，正想出去打工呢。姐姐见他不语，就
做主道，让她去吧，你的孩子她肯定尽心，
我这就去给她说！他担心姐姐冒冒失失会
碰一鼻子灰，没想到，秀芬爽快答应了。

秀芬像是进了自己家，安顿下来后，
从提包里掏出一道帘子，挂在她住的那间
屋门口。

叮铃叮铃，屋里响起清脆悦耳的风铃
声。秀芬家过去养羊，帘子上的小铜铃铛
就是她家羊脖子上挂的。童童和墨菲围
着帘子绕个不停，一个笑，一个叫，弄得屋
里好不热闹。廖仕清以前见过这个帘子，
却没看到它挂起来的模样。风铃一响，心
里也像挂了无数小铜铃铛叮铃当啷乱响。

雯雯喊他过去，说：烦死啦，烦死啦，
快去弄掉那破烂玩意儿！

自从秀芬进家，雯雯闲成了公主，还没
闹过脾气呢。秀芬把童童和墨菲收拾得妥
妥帖帖，还包揽了家务活，手脚不停地做饭
收拾屋子，把家弄得井井有条。廖仕清劝，
童童喜欢呢，等玩腻了再摘吧。雯雯想想，
默认了。他刚要走，雯雯拽住他，瞪着两只
大眼说：我怎么感觉这不像我的家了呢？
他愣了下，笑笑，伸出手指刮她的鼻子，美
吧，看闲的你。雯雯踹他一脚，去你的。

廖仕清跟秀芬似乎有个默契，两人都
回避着单独相处，除了沟通几句家务，很
少过话。反而是两个女人间相处久了，越
来越热络。雯雯本来对农村的事不感兴
趣，以前过年过节连他老家都懒得回，勉
强回去了，也不出门，现在却对秀芬离婚
的事刨根问底，问个没完。秀芬很坦荡，

说人家嫌我不生孩子。雯雯说，生孩子不
只是女人的事，也许怪男人呢。秀芬说，
怪俺，俺早就去医院查过。可俺喜欢孩
子，想领养个娃，人家不干。你有童童，多
好……秀芬说着嗓子哑了。

有天，雯雯诡秘地瞅着廖仕清问：你
俩以前有事吧？

廖仕清像被蜂蛰了，浑身一激灵，胡
说什么呢？我俩有啥事！

雯雯揪住他耳朵，盯着他，你有肩周炎，
她怎么知道？你吃剩的半拉包子她拿起就
吃，你出门嘴上沾了点牛奶，我都没发现，她
赶快拿毛巾给你擦了，正常吗？还有……

廖仕清没等她说完就打断了她，发什
么神经！

雯雯看他急了，叱他一句：做贼心虚
的样儿！

叮铃叮铃，童童和墨菲绕着帘子玩
耍，乐此不疲。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长时间，童童会
走了，站起来比墨菲直立着还高，不再摇
帘子，喜欢用两只小手拍打小铜铃铛。

这天，廖仕清回来早，秀芬去买菜。雯
雯进家把包一甩，鞋也没脱，怒气冲冲指着
他吼：好你个廖仕清，你把我当傻子啊！你
就这么耍我呀！她是谁？你说！你说！

飘在空中的彩色气球嘭地一声炸了，
丝丝缕缕的碎皮坠落一地。廖仕清无论怎
么解释都苍白无力，干脆抱头蹲着，任雯雯
的唾沫星子在头顶飞舞。

秀芬不知何时进的屋。雯雯，俺再叫
你一声妹子吧，这事不怪他，怪俺，俺不该
来。俺那会儿想给他生孩子，生羊群一样
多的孩子，可俺生不了，一个也没生，俺亏
欠他呀。俺忒想看看你们的孩子，忒
想……童童会走了，俺也该走了。你们好
好过吧……

秀芬抱了抱童童，又搂了搂墨菲，回
屋提起包，不顾童童哭、墨菲闹，一撩帘子
就往外走。

风铃叮铃叮铃响个不停，童童哭着要
追，墨菲的爪子抓得房门刺啦刺啦。

好多天过去了，童童和墨菲仍然守着
风铃，不再胡拍乱闹，只是静静地瞅着那
些小铜铃铛随风摇动。叮——铃，叮——
铃，不连贯的碎音，敲得人耳根疼。

雯雯幽幽地说：要不，你打个电话叫
她回来吧。

廖仕清使劲拨了一把帘子，说：要打
你打。

叮铃铃，叮铃铃，风铃一阵乱响。

风 铃
寇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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